
看不见的他
在这里“看见”世界
记者是在艾溪湖美书馆的花房里

遇见曾文滨的。

彼时正是上午十一时许，微风不

燥，阳光正好。曾文滨拄着盲杖，微微

昂着头，推开了花房的玻璃门。

这是一个不语先笑的高大青年，

随着他的进入，光影晃动着，似乎也跟

着他走了进来。

盲人阅读，是种什么体验？“很多

图书馆的盲文书籍都是功能性强的推

拿类书籍，内容单一。”曾文滨想读更

多的书，看见更大的世界。

第一次慕名走进南昌高新区图书

馆，他站在盲文区，一本一本去摸。盲

文 书 的 封 面 是 硬 的 ，上 面 有 凸 起 的

“字”。他摸到一本，指尖顿一下，又摸

一本，又顿一下。他摸到了季羡林的散

文集，再摸，是汪曾祺的《人间草木》。

带盲文的书都很厚实，那一刻他有点发

愣，全身像过电有了股暖流，心想，真好

啊，终于能像一个普通的读者一样读到

这两位散文大家的文字了，而不仅仅是

针对盲人谋生的推拿书籍。

“我感受到了尊重，它们让我意识

到自己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可以和

普通人一样，阅读优美的文字，通过书

看到更多的风景，与世界交谈。”和记

者交谈的时候，曾文滨手里拿着桌面

上 一 个 木 质 杯 垫 ，下 意 识 地 转 了 起

来。他手指灵活，小小的杯垫被他飞

快转动着，间或他还用指尖轻轻地横

敲着，细微的声响让他能更集中注意

力倾听。

曾 文 滨 爱 上 了 南 昌 高 新 区 图 书

馆，成为馆里的常客后，馆里的工作人

员注意到了这个不一般的读者，他们

告诉他，离这里不远还有个艾溪湖美

书馆，“就在公园里，不仅可以阅读，还

能听到鸟叫，闻到花香。”

曾文滨住在上海路，有时候他会坐

地铁去艾溪湖美书馆。出了地铁站，公

园入口处有一小段路种满了高大的玉

兰树，春天里，他慢慢走着，一路闻着花

香，左拐两百米，就到了。

艾溪湖美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南昌

高新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同属一个团

队，他们会轻声细语地领着他走进馆

里。曾文滨喜欢独自坐在露台，找到

一本书，利用读屏软件，轻轻敲击屏

幕，借助手机来完成一本书的“阅读”

（扫描听读）。

“我很喜欢高新区图书馆，也很喜

欢美书馆，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读

者都非常尊重，让人感觉很舒服。我也

喜欢这两个图书馆的内外环境，能满足

各种读者不同的需求。”曾文滨尤其喜

欢美书馆的室外阅读空间，喜欢置身于

花草间，“安静地打开一本书，耳边是风

吹树叶的沙沙声、在树梢上跳动欢歌的

鸟鸣声，还有工作人员的轻轻走动声，

这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和朝气，让我感受

到蓬勃的生命力。”

这是一个充满了物语与书香的图

书 馆 。 曾 文 滨 还 记 得 秋 叶 飘 落 的 季

节，美书馆二楼露台铺满了梧桐叶，工

作人员牵着他，轻声告诉他季节的更

替，那一刻，他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

他让工作人员帮他在梧桐叶上写下了

一句话：“希望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他还拿着这片写下他心愿的梧桐叶，

让工作人员为他轻轻按下快门，定格

下这一刻。

“科技的发展打开了盲人与外界

沟通的通道。”有了手机读屏软件后，

视障群体的阅读不再仅仅依赖于盲文

书籍，曾文滨的阅读范围也更广了。

在现场 ，记者为他找来了一本《观叶

植 物 图 鉴》，他 拿 出 手 机 ，不 断 用 手

指 轻 敲 屏 幕 ，读 屏 软 件 发 出 了 各 种

询 问 ，他 发 出 对 应 的 指 令 …… 书 中

的文字就转化为语音，在他耳边轻轻

播放起来。

从职业大学毕业后，曾文滨目前

从事的是推拿工作，但他更想朝 AI 或

者编程方向发展。他读到过一个励志

故事，说的也是个盲人，花了四个月的

时间“读”完了大学本科的编程课程，

“只要沉下心来学习和钻研，梦想就有

可能实现。”曾文滨自信地告诉记者。

在 黑 暗 中 行 走 ，在 书 籍 中 寻 光 。

阅读带给曾文滨的不仅仅是休闲和消

遣，因为阅读，他的见识与心志比一般

同龄人更显成熟和坚定。

“做自己很重要。”曾文滨出生于

一个传统的家庭，他感叹，从小父母对

他的教育就是：“在家在单位要听话，

要乖。”“人总是要长大的，听话听多

了，不知道怎么前行怎么办？还是尽

量做自己吧。”他说。

他也会思考个体的社会责任，“一直

听话，如果有朝一日没有人帮助你，没有

人管你，你不就成了空心人了吗？”曾文

滨的思考正是源于自己是视障人士，“科

技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

好，但是有些盲人与社会、与科技脱节，

生活还过得像原始人一般。不要安于过

这种生活，我们要努力赶上社会。”

爱读书、常去图书馆看书正是曾文

滨赶上社会的方式之一。在这里，他不

仅看到了各类题材的书，还闻到了各种

植物和花香。前不久，他还带来了一盆

栀子花，让美书馆的工作人员帮他一起

换盆，“养一株植物，和植物一起耐心生

长，生活也会变得更多彩”。

采访结束，工作人员引领着曾文

滨走出花房。从二楼到一楼，从馆内

到馆外，是长长的阶梯，是猫屋，是盛

开的白色花朵，是工作人员正在为小

鸟编织的柳枝鸟巢。曾文滨被引导着

用手轻柔地触摸它们，这时候的他，就

像在触摸一个个打开春天的开关。

■
“星星的孩子”

找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们拥有明亮的双眸，却不愿与

人对视；拥有风铃般的嗓音，却始终沉

默寡言；拥有健康的听力，却对世界充

耳不闻。”这就是罹患孤独症的儿童，

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这个称呼形

容他们像遥远星辰那样，在夜空中独

自闪耀。

在艾溪湖畔，一个“星星的孩子”

找到了他的整片星空。

美书馆掩映在艾溪湖湿地公园的

绿树碧水之间，晴天有光从落地窗倾

泻而入，雨天能听见雨打湖面的细碎

声响。这里每天都有读者来往，却很

少有人知道，在这座图书馆的角落里，

曾有一个“星星的孩子”，用数年时间，

一步步走回了人间。

他 叫 小 北 ，他 的 妈 妈 叫 徐 许（化
名）。4 月 7 日，正准备出国公干的徐

许与记者在美书馆见面，给记者讲述

了小北与图书馆的故事——通过图书

馆这个场域，徐许看到小北打开了自

己，也打开了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

小北第一次走进艾溪湖美书馆，

是 2020年。

那一年，疫情让整个世界被按下

了暂停键，旅行社业务也受影响，妈妈

徐许的工作几乎停摆。也就是在那段

静默的日子里，她带着小北从北京西

路的家走进了艾溪湖美书馆。

“我当时想，既然哪里也去不了，

不如来图书馆看书。”徐许回忆说。

起初只是在馆里安静地坐着，看

书，或者打开电脑处理工作。后来，美

书馆开始招募志愿者，徐许试探地给

小北报了名。令她意外的是，这个平

日里对大多数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少

年，竟然答应了。

小北喜欢整理书架，喜欢自己成

为图书馆的一部分。

别人或许觉得枯燥，他却乐此不

疲。把一本本书按品类归位，将歪倒

的书扶正，把被某些读者随手放的书

送回它们该去的地方，示意发出声响

的读者静下来——这些需要耐心和专

注 的 工 作 ，恰 恰 是 小 北 喜 欢 和 擅 长

的。他安静、细致，一遍遍地穿梭在书

架之间，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蜂鸟。

工 作 人 员 很 快 注 意 到 了 这 个 少

年。他们发现，小北做事极有章法，甚

至比很多成年人还要认真。于是，他

们开始自然地叫他：“小北，帮我把这

些书搬到二楼去。”“小北，来了一批新

书，能去整理一下吗？”

没有小心翼翼特殊对待，没有刻

意的同情和照顾。就是最平常不过的

招呼，像对待任何一个得力的志愿者

一样。

小北很受用。

有一次，到了饭点，美书馆给志愿者

提供了工作餐。小北也领到了一份，打

开饭盒，发现没有筷子。没有人注意，小

北起身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他回来了，

手里握着两根粗细均匀的树枝，已经被

他仔细地剥去了树皮清洗好了。

他把树枝当筷子，端端正正地坐

下来，开始吃饭。

后来，他骄傲地告诉妈妈：“我自

己找到了筷子。”

“很惊讶，但感觉孩子找到与世界

相通的接口了。”说起这件事，徐许仍

然很欣慰。

徐许是个开车族，习惯了方向盘

一握，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陪着儿

子去图书馆，小北有时候会提议坐地

铁或坐公交车。

有一次，母子俩走到公交站，等了

很久，车没来。徐许掏出手机一查，才

发 现 这 趟 车 的 发 车 间 隔 是 三 十 多 分

钟。正值上午，热意涌上来，徐许的烦

躁也一点点往上冒。

“怎么这么久还不来……”她忍不

住抱怨。

小北站在她身边，安静地看了看

站牌，说：“妈妈，我们可以坐地铁，然

后走过去。”

徐许一愣。她承认，那一刻她心

里是不太情愿的——地铁转步行，多

麻烦啊。但小北已经迈开了步子，她

只好跟上。

从地铁站出来，阳光白晃晃地砸

在地面上，徐许越走越躁，耐心越来越

少，步子也越走越快。小北跟在她身

后，忽然轻轻地说了一句：“妈妈，不要

急，往前走就好了呀。”

徐许脚步一顿。

小 北 的 话 像 一 瓢 清 凉 的 水 ，浇

在 了 她 焦 灼 的 心 上 。 她 回 头 看 着 小

北 —— 这 个 被 她 照 顾 了 十 几 年 的 孩

子 ，这 个 她 曾 经 以 为 需 要 她 一 直 去

护 在 羽 翼 之 下 的 孩 子 ，正 在 用 一 种

平静而温柔的方式，安抚着她。

往前走就好了。

是啊，往前走就好了。不管走哪

条路，只要在走，就一定会到。心情一

舒缓，徐许发现，走着走着，他们离美

书馆确实已经很近了。

“不要急，慢慢来。”那之后，徐许

开始有意识地让小北主导一些事情。

选哪条路，坐什么车，看什么书，做什

么事——她把选择权一点一点地交还

给小北。

“嘴上说认识到了，可是行为上没

有实践。”她发现，小北有自己的判断

和逻辑，而且往往是对的。

小北有一个特点，让徐许既无奈

又佩服。

这个孩子，不接受敷衍。

有时候徐许做错了什么事，会习

惯性地随口说一句：“对不起啊，妈妈

错了。”她以为这样就够了，但小北不

买账。

他会认认真真地看着妈妈的眼睛

纠正说：“你嘴上说认识到了，可是行

为上没有实践，这不算真的认识到错

误了。”

徐许被噎住了。

她 仔 细 一 想 ，觉 得 儿 子 说 得 对 。

多少成年人，包括她自己，习惯了把

“对不起”当成一个句号，以为说出口

就翻篇了。但在小北的世界里，语言

和行为必须一致。你说你错了，那你

改 了 吗 ？ 你 下 次 还 这 样 吗 ？ 如 果 没

有，那你说的话就是空的。

这个在社交上曾被诊断为障碍的

孩子，用他近乎执拗的逻辑，教会了妈

妈什么是真正的诚恳。

徐 许 后 来 常 常 想 起 这 件 事 。 她

说：“小北教会我的东西，比我教他的

多得多。”

后来，她就拿笔记本，有意识地记

“小北语录”，让她惊喜的是，小北也拿了

一本笔记本，有样学样记录妈妈的话。

几年过去，小北如今已长成了一

米八高的大小伙。

他站在美书馆的书架前，伸手就

能够到一般人够不着的书。工作人员

招呼他搬书，他抱起一摞，稳稳当当地

走过走廊，走上阶梯，脚步踏实地发出

声响。

他 喜 欢 看 五 代 十 国 史 。 那 个 纷

乱、短暂、被很多人忽略的时代，小北

讲起来却脉络清晰，谁先谁后，谁灭了

谁，谁在哪一年做了什么，如数家珍。

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这段历史，

他说：“因为复杂。”

复 杂 的 ，曾 经 是 他 最 难 理 解 的 。

而现在，他开始着迷于复杂。

他 学 会 了 与 人 交 流 。 不 再 是 程

式化的一问一答，而是有了真正的对

话——他会主动问身边的小伙伴最近

在看什么书有什么感受，会跟人分享在

湖边走的时候看到了什么鸟，会在你讲

完一件事后点点头，发出赞许的微笑。

美书馆的工作人员说，小北是大

家看着长大的孩子。

而小北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和

大家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意识到这一

切对妈妈来讲意味着什么。他仍保持

着去图书馆做志愿者的习惯，整整书

架，搬搬书，找本自己喜欢的书看。妈

妈徐许的节奏也会随之慢下来，找一

个角落，打开电脑或者摸一本书，待一

整天。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翻页，时

间缓缓，平静得像艾溪湖的水面。

但如果你用心看，会发现水面之

下，有光在游走。

曾 经 ，小 北 被 叫 作“ 星 星 的 孩

子”——一个孤独的、遥远的、仿佛生

活在另一个星系的称谓。人们用这个

称呼表达善意，但善意背后，是一道看

不见的藩篱：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可现在，他笑容温和，眼里有光。

站在一米八的小北身边，你会发现，标

签消失了，那道藩篱也消失了。

他不是“星星的孩子”了，他拥有

了整片星空。

■
她是读书人

她以朗诵为桥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柴珏的单位和家都在艾溪湖美书

馆附近，她喜欢散步，有一天走着走

着，就看到公园里歇业很久的那个茶

楼不一样了——楼上楼下的露台花红

草绿，玻璃外墙干净明亮，一拨拨人从

那个盒子一样的方形建筑里走出来又

走进去，小楼里涌动着生机又按下了

喧嚣。

“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柴珏也忍

不住走进去。

馆 内 ，柔 和 的 灯 光 洒 在 头 顶 ，植

物的香气环绕在鼻尖。她发现，这里

不 像 传 统 图 书 馆 那 样 安 静 得 只 有 翻

书声，而是有人在低声交流，有孩子

在绘本区轻声笑语，还有老人在窗边

慢慢读诗。“我当时就想，这个地方不

一样。”

她没有急着借阅书，而是坐下来，

默默观察。她看到读者来来往往，有

人抱着电脑工作，有人带着孩子讲故

事，也有人就是单纯地坐着，在露台吹

着风。

“图书馆，原来可以是这样子的。”

来的次数多了，柴珏就想，有没有可能

让文字走出书本，让每一个读者都参

与进来，成为文字的演绎者、情感的传

递者？让静态的图书馆，呼应读者的

需求，活起来。

她找到美书馆的工作人员，主动

提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这里办一个

朗诵沙龙？

“我 喜 欢 朗 诵 ，也 参 加 过 一 些 活

动。朗诵这件事，其实特别适合在图

书馆做——它把文字变成声音，把声

音分享给他人，把独自的阅读变成一

群人的相遇。”

那时她还没有“共建共享”的概念，

但想法得到了支持，美书馆答应了。

从一个人读到一群人读。2023 年

4 月，柴珏成为艾溪湖美书馆的“一日

馆长”，正式开启了“艾美朗读者”的温

暖旅程。从此，文字有了声音，孤独的

阅读，有了相伴的温度。

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舞台灯光，

就是十几个读者围坐在一起，每人选

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站起来读给大

家听。有人读诗，有人读散文，有人读

自己写的日记。读的人认真，听的人

也认真。

“ 第 一 期 活 动 ，就 来 了 不 少 人 。

那 是 清 明 后 的 周 六 清 晨 ，以 朗 读 为

媒，寄念于声，诉说对亲人的牵挂与

哀思。现场，一位读者轻声诵读《没

有父亲的父亲节》，字句间皆是对父

亲的追忆，读至动情处，几度哽咽，泪

水浸湿了书页，也湿润了在场每个人

的眼眶——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思念，

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都在声音里

有了归宿。”“还有一位读者，她的母

亲早年离世，一篇纪念母亲的散文，

被她读得字字深情，藏在心底的思念

与不舍，顺着声音流淌而出，穿越岁

月的阻隔，与母亲温柔相拥，也让现

场 许 多 人 想 起 了 自 己 生 命 中 最 珍 贵

的牵挂，心生共鸣，久久不语。”

那一刻，柴珏觉得，这件事做对了。

朗 诵 ，不 只 是 发 音 准 确 、抑 扬 顿

挫。它也是一种分享，一份滋养。当

你站在一群人面前，读出你喜欢的文

字，你其实是在说：看，这就是打动我

的东西，它也许也能打动你。

“艾美朗读者”就这样一期一期办

了下来。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到后来

四五十人报名；从只读经典，到有人带

来自己创作的作品；从只有成年人，到

后来有了少年儿童及各种专场。柴珏

每期都亲自选主题、排顺序、做主持，

有时还要帮第一次来的读者选合适的

篇目。

“有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

朗读是一件让人精神愉悦的事，你站

在那儿，听大家朗读，那份真挚的流

动，打动现场的每一个人。这种氛围，

在别的地方找不到。”

让文字在朗读中相遇，让朗读走

进生活。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

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

持你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

你的善良，走出绝望”，柴珏发现，馆里

的女性读者很多，正如泰戈尔《用生命

影响生命》所言，柴珏又萌生了为女性

再办一个沙龙的想法。

2024 年 9 月，柴珏与南昌大学心

理咨询教授揭克敏发起了一场温暖的

邀约——共同创办“Lady Talks”女性

心理沙龙。在这里，她们聚焦女性情

绪管理、自我觉察、心理成长、关系调

和等问题，以分享、对话、赋能等方式，

让每一个参与者的感悟，可以解开另

一个参与者的困惑；让每一句温暖的

鼓励，去照亮另一个人的迷茫。

“读者们在这里慢慢打开自己，梳

理情绪、重建力量。我真切地看到，有

人在这里走出人生低谷，有人重新找

回生活的热情。更有读者说，在这片

充满书香与绿意的空间里，自己再一

次被唤醒、被治愈，同时，感觉自己被

看见、被理解、被滋养，活成了自己的

光，也成为照亮他人的光。”一路走来，

柴珏感觉如此“撬动”阅读，有不一般

的意义。

“很多人觉得朗读是专业人士的

事，其实不然。”柴珏说，“一千个人读

哈姆雷特，会有一千个不同版本的哈

姆雷特，朗诵首先是情感的理解。你

理解了一段文字，你才能读好它。读

出你的理解与真情，才能打动自己，感

动他人。”

来参加沙龙的读者，职业各不相

同：有老师、有医生、有退休工人、有

大学生，还有全职妈妈。他们有一个

共同点：都想把一段文字读活，读出

感情来。

柴珏总是耐心地听每个人读，然

后一点一点地给建议：“你这里语速要

稍缓”“这里稍作停顿，给听众一点留

白和思考的空间”“别急，慢慢来，感受

这句话的意思。”

有人进步很快，从第一次紧张得

声音发抖，到后来能在台上从容地朗

诵一整首诗。柴珏看在眼里，比谁都

高兴。

“朗诵是一座桥。”她常这么说，

“桥的这一头是书本，桥的那一头是

人。你走过去，再把别人带过来。”

柴珏主持的两个沙龙，慢慢成了

美书馆的品牌。很多读者冲着这两个

活动来，来了之后也爱上了读书。有

人在现场听到一段精彩的文字，活动

结束后就去书架找那本书；有人为了

能在下次活动上读好，提前一周找书

阅读，再在家里反复练习。随着活动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循

着这份温暖而来——有长沙的读者、

九江的读者，驱车数小时，专程奔赴这

里的心灵之约。临走时，一遍遍说这

个沙龙给了他们直面困境的勇气，给

了他们前行的力量。

“这就是图书馆该有的样子。”美

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们想的是

怎么把书送到读者手里，现在想的是

怎么让读者和书产生更深的联系。柴

老师的沙龙，就是一种与读者建立深

层联系、产生共振共鸣的桥梁。”

图书馆是什么？过去我们说，是

藏书楼，是借阅处，是安静的自习室。

但在美书馆，在柴珏和像她一样的读

者参与下，图书馆正在变成一个让书

本与读者真正相遇的地方，一个让阅

读从私人走向共享的空间。

柴珏做这个事，完全是公益。她

说自己也是一个读者，一个愿意把自

己热爱的事物分享给别人的普通读书

人。在这段旅程中，她从一个单纯热

爱阅读的读者，慢慢成长为一个能带

领大家从文字出发、延伸至情感表达

的朗诵者，引导大家看见心底的伤痛、

拥抱成长的力量。这份成长，让她满

心欣慰，也让她正式成为艾溪湖美书

馆的一名共建人，与这座温暖的空间，

与每一个热爱生活、渴望成长的人，并

肩同行。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走

进美书馆的人不只是借阅书籍，而是

能坐下来，翻开一本书，读一段给身边

的人听。”柴珏说。

也许，这就是朗诵的力量，倾诉的

力量，倾听的力量，也是读书的力量。

用声音搭一座桥，把孤岛连成大陆，把

文字变成相遇。

而柴珏，正在桥上，稳稳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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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公园内的闲置茶楼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它能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2019年1月，仅有690平方米
的美书馆在南昌高新区艾溪湖湿地公园亮相，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形似玻璃盒的小小阅读空间，不仅吸引了蒙曼、
纪连海、喻恩泰这样的名人到馆共读，更吸引了南昌这座城市的众多普通读者的造访。

他们与书相遇，更借助书籍这个桥梁，与更大的世界相遇；他们翻开了书本，也让人看见了他们的人生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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